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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拿大华裔女记者冯文嘉自述
:

我被
“
塔利既

”娜架的 2 曰天

12 日至 11 月 8 日
,

短短的 28

无疑将成为我一生都难以挥

重返喀布尔

10 月 11 日
,

完成在阿富汗南部城

市坎大哈的报道任务后
,

我搭上 了飞往

喀布尔的航班
,

准备去采访喀布尔郊外

的一个难民营
。

这是我第二次到喀布尔
。

200 7 年
,

我曾被加拿大广播公司 (CB C )

派到这里
,

报道阿富汗安全形势和加拿

大驻阿部队的活动
。

那次任务
,

我完成

得很顺利
。

因而
,

顺利报道完北京奥运

会
、

回到加拿大后
,

我又被公司派到了

阿富汗
。

抵达喀布尔后
,

我雇了一位当地人

做助手
。

10 月 11 日晚
,

我们约好第二

天 9 点至 9 点半去难民营
。

去阿富汗前
,

我接受过在危机状况

下的应急自救训练
。

而且
,

眼下的喀布

尔基本处于北约驻军和阿富汗政府的掌

控下
,

算是比较安全的地区
。

何况我要

去的难民营
,

今年 8 月刚刚被阿富汗警

方评估为
“

低威胁地区
” 。

因而
,

我一

直认为此行不会出现安全问题
。

可谁能想到
,

正是在这里
,

我遇上

了绑匪
。

遭遇

10 月 12 日

“

塔利班
”

12 点半左右
,

我们结束

对难民营的采访
,

驾车返回
。

途中
,

一

辆汽车突然迎面朝我们冲来
。

我们的司

机赶紧躲闪
,

车子因此冲到了路边
。

没

等我们缓过神来
,

两个手持重型枪械的

武装分子已经冲了过来
,

其中一人过来

抓我
,

另一人用枪抵住了我的助手
。

我

拼命反抗
,

并挥拳击中了一名绑匪
。

那

个家伙恼羞成怒
,

狠狠地朝我的肩膀扎

了一刀
。

鲜血顿时喷涌而出
,

染红 r我

的衣袖
。

我无力继续反抗
,

最终被塞进

了他们的车子
。

一名绑匪将我死死压倒

在车后座上
。

所幸他们放 了我的助手
。

就在绑匪踩足油门要驶离时
,

我使出浑

身力气向我的助手喊道
: “

别报警
,

快

去找保罗!
”

保罗是加拿大一家电视台

驻喀布尔的记者
,

他知道应该怎样救我
。

当时
,

直觉告诉我
,

绑匪只是想要赎金
,

应该不会杀我
。

在逃离的路上
,

一个绑匪拿着手机
,

不停地用普什图语讲话
;

另一个则死死

踩住我的腿
,

不让我动弹
。

他们还用我

的围巾
、

旅行背包和相机包盖住我
,

防

止被警察或路人发现
。

“

你们想干什么? 你们要带我去哪

里?
”

尽管我很害怕
,

但还是大声质问

他们
。

踩着我的绑匪用英语说
: “

我们不

会杀你
,

我们是塔利班成员
。 ”

这些年
,

我听说过很多塔利班虐杀

人质的案例
。

因此
,

听到这话
,

我的心

差点跳了出来
。

但我还能怎么办呢? 求

生的本能
,

让我一个劲儿地告诉自己一

定要冷静
。

大约 20 分钟后
,

绑匪把我带到一

座大山前
。

他们拽着我
,

开始徒步走山

路
。

他们没有蒙我的眼睛
,

所以
,

我看

清了他们的样子
。

他们都没戴面罩
,

看

起来很年轻
。

从表情上看
,

他们都有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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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张
,

显然是害怕会有警察跟踪而来
。

我们在大山里走了 3 个多小时
。

途

中
,

我一直在寻找逃跑的机会
,

可他们

有枪
,

根本不可能让我跑掉
。

每当空中

传来飞机的轰鸣声时
,

他们就让我一动

不动地坐在地上
。

由于担心我身上带有

卫星定位系统
,

他们将我背包里的东西

统统倒了出来
。

其中一个绑匪以为我的
“

耐克
”

手表是卫星定位系统
,

二话不

说就用石头把它砸烂
。

本来
,

我在身上

藏了一部手机
。

可它很不争气
,

突然响

起了短信铃声
。

一名绑匪愤怒地冲我吼

道
: “

你竟然骗我们说只有一部手机 !
”

说着一把抢走了
。

我与外界联系的最后

一点希望
,

就这样消失了!

下午 4 点半左右
,

我们终于爬上了

山顶
。

一名绑匪同意让我打电话给保罗
,

可我刚说完
“

我没事
,

他们要钱
” ,

电

话就被掐断了
。

在我的恳求下
,

绑匪把笔和笔记本

还给我了
。

在那 28 天里
,

为了打发无

聊的时光
,

只要睁着眼睛
,

我就拼命地

写 日记和信
。

我把每天发生的一切
,

比

如早上 6 点醒来
、

吃了两块饼干
、

喝了

一点石榴汁⋯⋯统统记了下来
。

当人质的日子很漫长
。

有几次
,

绑

匪跟我说
: “

再两三天
,

你就可以走了
。”

可 2 周
、

3 周过后
,

我仍然被关在山洞里
。

有一段时间
,

我感到很绝望
,

不知道什

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鬼地方
。

为了给自己打气
,

我规划了许多出

去后要做的事情
。

之前
,

我曾准备搬回

多伦多居住
。

因此
,

我首先规划了我的

搬家日程
,

然后是怎样过圣诞节派对
,

怎么安排我的休假⋯ ⋯

奇迹般获释

被囚深山中

夜幕下的阿富汗山区
,

静得让人

恐惧
。

绑匪们把我带到一个地 洞前
。

地洞 口看起来还没有一张椅子那么大
。

我叫道
: “

我不会进去
,

我一定不会进

去 ! 我要睡在外面⋯ ⋯
”

可一名绑匪

喝道
: “

不行
,

你必须呆在洞里!
”

说完
,

一把将我提起来
,

丢进了洞里
。

这时
,

我才发现里面有一条地道
,

尽头是一

个
“

小房间
” 。 “

房间
”

大约只有 l
,

6 米

长
、

0
.

9 米宽
、

1
.

5 米高
,

像个大衣柜
。

洞顶上贴有瓷砖
,

还有两道横梁
,

梁

上吊着一个用电池供电的小灯泡
;

两

侧各有一个通风 口
,

从外面用石头盖

着
,

很难被发现
。

山洞里潮湿
、

阴冷
,

我根本无法人

睡
。

也许是考虑到我是个女性
,

绑匪们

并没有将我捆起来
,

也没有打我
,

只是

派人 24 小时进行监视
。

由于担心我会

因为肩伤发炎而死
,

他们拿水帮我清洗

了伤口
。

为了让我活着
,

他们每天给我送来

果汁和饼干
,

还在山洞口放了一个水桶
。

每当我要上厕所时
,

他们就转过身去
。

这让我觉得自己多少还有点隐私
。

虽然那两个绑匪自称是塔利班成

员
,

但我发现
,

他们远没有塔利班的

组织性和政治性
。

他们甚至连为人质

摄像用的录像机都没有
。

后来
,

我才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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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塔利班武装分子对在当地的外国人形成了严重威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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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,

绑架我的是兄弟俩
,

那个会说英语
、

十八九岁的绑匪名叫卡利德
。

从卡利德的口中
,

我得知
,

他们一

家有五个兄弟
、

一对姐妹
,

父母在巴基

斯坦
。

他们兄弟几个主要负责搞绑架
,

父亲则负责谈判和索取赎金
。

在我被绑架的第一周里
,

他们又绑

了两个人
。

没过几天
,

卡利德就告诉我
:

“

他们是欧洲人
,

现在赎金到了
,

今天

就会放了他们
。

赎你的钱一到
,

你也可

以马上走人
。 ”

我一直不停地套卡利德的话
,

想让

他对着 《古兰经》发誓不杀我
。

后来
,

他果然说
: “

我发誓不会杀你
。

我爸爸

让我们绑架你
,

只是想要钱
。

钱一到手
,

我们就把你放回难民营去
。 ”

这样
,

我

才稍稍放心了一点
。

被绑架后的第三周
,

我试图用装病

的方法让他们放了我
。

那天早上
,

我说

我病得快要死了
。

看着我满地打滚
,

卡

利德开始不安起来
,

因为如果我死了
,

他们将拿不到赎金
。

所以
,

他找医生给

我开了些药
。

之后的一天
,

卡利德偷偷告诉我
:

“

你的事儿到星期天 (11 月 2 日) 就会

解决了
。 ”

他的这句话让我顿时看到了

生的希望
。

可没想到
,

到了星期天
,

他

们一回来就大发雷霆
,

还第一次给我戴

上了脚镣
,

也不再留下来监视我
。

一种

不好的预感在我心头升腾起来
。

我再次

装病
,

希望有人留下来
。

可他们谁也没

理我就走了
。

n 月 7 日下午 6 点多
,

一名绑匪从

通风口扔下了比往常多的果汁和饼干
。

卡利德大声说
: “

明天
,

你就可以回喀

布尔了
。 ”

我问
: “

到底是什么时候?
”

他答道
: “

明天夜里 !
”

大约 1 个小时后
,

他们突然拉起我
:

“

现在就走
。 ”

他们蒙上我的双眼
,

带着

我走了大约 l个半小时的山路
,

并告诉

我
: “

你正在回喀布尔的路上
。 ”

我不敢

相信他们的话
,

忐忑不安地问是不是要

把我转移到别的地方
。

卡利德说
: “

我

说过不会杀你
,

但我也非常生气
,

因为

我们并没收到赎金
。 ”

大概半个小时后
,

他们解开蒙着我

眼睛的黑布
。

又走了半小时
,

在黑暗中
,

我隐约看到一个停车场
。

在一辆汽车旁

边
,

卡利德把我推上了车
,

并跟我说
“

再

见
” 。

“

你好吗? 我们回喀布尔 !
”

直到

车里的一个人对我说这句话
,

我才知道

自己真的获释了
。

稍后
,

那人告诉我
,

他是阿富汗情报局的工作人员
。

回到喀布尔后
,

我被带到了阿富汗

情报局总部
。

加拿大驻阿富汗大使在那

里等我
。

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拨通了家里

的电话
。

我哭着对妈妈说
: “

我活着回

来了!
”

.

(材」驻加拿大特约记者黄运荣 采访整理)

(编样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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